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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兰

那天我与家人视频时，耳畔传来了另一

个人的声音：“你还不回伊犁哟，在景德镇待

了几年，画画安逸不哇……”只闻其声，不见

其人，虽时隔多年，我还是分辨出这是邓木匠

的声音。

当年在伊犁的工地上，我初见这个四川

老乡。或许是木工技术好，当值代班的他板

着个脸，清瘦里透着几分孤傲，也不爱与人

闲聊。

那是一个大型项目，为了赶工期，我们

各个工种都在。吃完午饭，作为油漆工兼大

厨的我，继续在临时厨房里收拾残局。而那

些男人，则围着邓木匠研究施工图纸。一番

比划和嘀咕后，邓木匠便分派了任务。大家

各自计算木工板尺寸、裁锯，一时间气泵轰

鸣声、电锯声……嘈杂而熟悉的声音便充斥

了每个人的耳朵。我调好原子灰，用灰刀在

他们做好的柜子上刮补着缝隙，偶然一转

头，就能看见大厅里手持气钉枪，噼噼啪啪

熟练操作的邓木匠，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他们在做土特产展示柜，成品中间高，

边上低。当我再次看向刚做好的两个大箱子

时，疑惑地问道：“怎么是长方形的？不应该

是一边低一边高吗？这样等会儿拼装时才会

有个坡度呀。”邓木匠听到我的话，停下手中

的活，迷茫地看着我，我又重复了一遍。他

若有所思，发现问题的所在后，向我投来惊

讶的眼神……从那之后，我才发现，他其实

是爱笑的，也很会聊天。

他当时哪里知道，我小时候放学回家，除

了帮家里做农活、家务，还要做些木工活。我

和哥哥一起，把父亲买回来的一截截圆滚的

杉木或柏木，手工拉锯成一块块尺寸合适的

薄木板，然后用特制的“万能胶”粘上，用绳子

缠绕挤压固定，再压上重物，使其平整。胶干

了之后，用推刨刨出光溜溜的面，然后就可以

制作家具了。

后来远离家乡在城市做装修时，已经用上

了半机械化工具，不像儿时，除了框架是榫卯

结构，别的地方还是需要铁钉固定，用榔头一

个个砸进去。而现在，各种型号的气钉枪、电

锯、切割机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人在其中，

有种上战场的感觉，时而攀高、时而俯首、时而

丈量、时而运作……又仿佛穿梭在一个艺术的

空间里，只为把最好的作品呈现出来。

往事如烟，打工岁月里，还有一个画面我

总不能忘。

在某个工地上，有个年轻女子，戴着一顶

帽子，耳朵上别着一截铅笔，手里拿着卷尺，

站在斑驳的长凳子上，正聚精会神地测量衣

柜的封边条尺寸。

她心里默记着数据，然后跳下凳子，径直

来到切割机面前蹲下，标记好所需的长度，左

手扶着封边条，右手打开切割机的开关，慢慢

往下按，一阵刺耳的声音瞬间霸占了整个房

间。裁割完毕，她把浓稠的白乳胶刷在封边

条上，再爬上凳子，右手握紧气钉枪，食指不

断扣动开关，一会儿就把对齐的封边条钉在

了衣柜上。

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任北风敲打着

窗户，她充耳不闻。锯末屑尘如缥缈的云

雾，她消瘦的容颜在其中时隐时现。不知道

经历了多少个岁月，才打磨出那双生了老茧

的纤手。

每当年底时，我也不敢轻声问一句：“是

否想家了，今年回老家吗？”怕惹得她眉头微

蹙。边疆那黄昏的雪、晨曦的雾凇，还有那迢

迢路上的云山曲水，朦胧了双眼，看不清儿时

在蜀乡的安溪河边种下的麻柳……

这便是我这首《城头月》的来历——

凝神未晓边风骤，饰室尘衣瘦。帽压苍

颜，勤翻巧手，换得粗茶有。欲询岁杪乡思

否，怕惹眉峰皱。暮雪晨淞，云山曲水，淡了

安溪柳。

勤翻巧手，换得粗茶有勤翻巧手，换得粗茶有

林世超

未曾想，一跨五十年，第二次参加职工美

术作品展。今年五一节前夕，我意外收到参

展邀请函，主办单位是厦门市总工会，主题为

“礼赞劳动创造、工筑精神家园”。劳动创造，

值得礼赞！于是，我刻就一方大印，加之十余

方相关内容的闲章，拓成一款篆刻组印参展，

以致敬老一代和新生代的劳动者。

我这位曾经的工人、工会干部，感慨良

多，尘封的记忆也被开启。

经历上山下乡三年农活之后，我告别闽

西山区返城，先后在厦门两家国有重工机械

企业干了十多年。

1973 年，我首次参加市总工会主办的全

市职工美术作品展。这幅工作之余创作的油

画作品，以刚涂装朱红色防锈漆的热风炉为

背景，表现了基建工地现场师徒俩的形象。

如果见过炼铁厂的图片，一定能见到除

主体炼铁高炉外，相邻一侧高耸三座二三十

米的庞然钢铁大物，那就是热风炉。两套热

风炉交替燃烧送风，循环反复。投产之前，炉

内耐火砖砌隔和炉内壁保温隔热石棉泡沫砖

的铺砌作业，既是技术活，也是高强度的体力

活。其时，工友周振华、张珣兄和我是炉内作

业的主力。一天，在炉内仅三平方米的狭小

作业面上，三人正埋头铺砌，突然爆裂声响，

由热风炉外地面操作绳索升降的铁篮脱钩，

顿时十多块耐火砖（每块至少四五公斤重）从

十多米高的炉顶入口处倾砸而下。说时迟那

时快，三人反应极为迅速，紧贴炉壁站立。此

刻，已无处可逃！随之而来的是坚硬的耐火

砖与头部藤条安全帽的撞击，与肩部、胯部和

腰部的撞击。惊吓的工友马上从炉顶下软梯

到炉内实施抢险，三人除肩部手臂等处不同

程度受伤外，幸无大恙。我们当时年轻气盛，

仅休息两天，便不顾伤痛又爬入炉内铺砌作

业。如今三位老兄都年逾古稀，依然豁达康

健，偶有聚会，笑谈当年。

从炼铁企业到铸造企业的工作单位变动，

让我干上了企业的工会工作。上世纪八十年

代伊始，改革开放春潮涌动，现代企业科学管

理开始走进企业，工会积极发动全体职工广泛

参与。从活动策划到组织实施，从全员教育培

训到检查反馈，在车间、在班组、在高温的生产

一线，都有工会干部的身影。此外，工会还牵

头开展各项技能竞赛、劳动竞赛等活动。

有一件小事在此顺带一笔。一次路上偶

遇老班长吕文龙兄，一见面即紧紧握住我的

双手，表达感谢，一时让我莫名。此时，我因

工作调动已离开工厂十余年。原来，这位老

兄其时因工伤住院，期间我前往探望慰问，发

现他仍无法行走，头发已到非剪不可的长

度。我看在眼里。几天后，我即抽空带上理

发工具到病房为其剪发。一桩小事，竟让他

久久珍护于心。好个工人兄弟！

为营造企业文化氛围、构筑职工精神家

园，工会还定期编发企业《铸工报》和宣传栏。

形式多样的企业文化体育活动也十分活跃，每

年度的迎新春联欢会大受职工欢迎。工会还

先后举办了职工广泛参加的足球、篮球和游泳

比赛。有 200多名职工参加的自行车环岛骑

行，应该算是开了那个年代基层职工体育休闲

活动形式的先河。春风已经苏醒，这是上个世

纪激情燃烧、活力四射的八十年代。

生命就像一条长河，不求湍急奔腾，只需

静静流淌。一次参展，竟想起这些往事的碎

片，我的“工”字记忆，永远不会磨灭。

我的“工”字记忆我的“工”字记忆



8月23日，山东威海，在荣成市鸡鸣岛
周边海域，游客欣赏海上日落。

初秋时节，山东荣成的海岸线，是碧绿
和蔚蓝的分割线，无限的绿、无限的蓝，引
来众多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旅游观光。

徐伟 摄/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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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养花
陈文东

“家里的花怎么办？”妻子即将出远门，这是她动身前我提

的一个问题，一个不该问、不能问，也明知道不会有理想答案

的问题。可是，我还是问了。

“让你管几盆花就这么难吗？不然，你去带孙子，我留下

来。”她真的有点生气了。

我木然站立着，不再说话。

“就一星期浇一次，很简单的。”她见我一副委屈的样子，

便缓和了语气：“昨天晚上都浇过一次了，下星期这个时候再

浇吧。前后差几天都可以，没那么绝对的。”她说得很轻巧。

“好的，好的。”我唯唯诺诺，心里却非常不踏实。

其实，她也知道，我并不是偷懒，而是技术问题，或者说是

“手气”问题吧。说来奇怪，我这个人种菜很行，种花就是不

行。房子边一小块菜地，每次翻新时，妻子总是叫上我：“来，

你手指头簸箕多，丰收相，帮撒菜籽吧。”或者说：“来，你手肥，

帮种菜苗吧。”我听后，总是洋洋得意，并且很有那种承恩受

命、舍我其谁的自豪感。没过几天，效果就出来了，凡是我亲

手撒下的菜籽，都一定长得整整齐齐，青葱翠绿；凡是我亲手

种下的菜苗，都一定根肥叶茂，生机勃勃。

然而，养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有的花，一到我手里，

养着养着，不是枯萎，就是烂掉，很少有侥幸存活下来的。久

而久之，我对盆栽花卉甚至有了抵触心理。

如此，难免会遇到一些尴尬的情况。有一次，朋友要送我

一个美丽的小盆景，我百般推扯之下，只好找了一个借口：“我

晚上有应酬，可能很迟回家，明天再过来拿吧。”然后，我如释

重负般地逃离了。再然后，这事一天天地拖了过去，直到没有

下文为止。

过年就更麻烦了。每年春节前，总有永福花乡的亲友打

来电话，问我喜欢什么年花，我总是婉言谢绝，实在推辞不了

了，就挑最便宜、最好养的那种，算是成全了对方的心意。

我巴不得图个省事，可妻子不答应。她总是一盆花一盆

花地精心呵护，穷其所能延续它们的生命，一些不需要富养

的，居然也度过了几个春秋。

这次妻子出远门，托我照料的，其实主要就是蟹爪兰，还

有一盆发财树、两盆绿萝、三盆吊兰，按理都是极容易养的。

可是，一到我手里，这些本来可以贱养的花卉，也故意作对似

的，无端变得娇贵起来。无论我如何掏心掏肺，忠心呵护，最

终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声声梦断长夜里。最先不给我面子

的是那棵发财树，在我家挺过五六年了，这次不到十天，叶子

就耷拉下来，接着慢慢枯萎，再后来，连粗壮树桩上的树皮都

脱落了。然后就是蟹爪兰，一枝一枝从土壤的结合部齐刷刷

地断裂开来，像锋利的刀片切割过一样，一头栽倒在地板

上。真的经不起折腾啊，连续几天，整个人都被花败的声音

吊在半空，尖着耳朵，听得心里一惊一惊的，真是“一叶叶，一

声声，空阶响到明”。令我十分费解的是：每一根掉落的蟹爪

兰，从枝条到叶子，生机勃勃，昂扬翠绿，没有一点点“病状”，

到底怎么回事呢？禀报了妻子，她说：“浇水太勤了。”我答：

“没有啊，就一星期一次。我把手指插进土里，里面还干干

的。”说着说着，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老师错怪的小学生，特

别的无辜和无助。

好在，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她并没有十分责怪我。我

于是顺水推舟，诚恳地说：“我把花盆留住，年底种菜吧，种些

花菜、包菜、萝卜、豆子、葱蒜，一定会长得很好。”她无可奈何

地笑了。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也没有什么可以留

得住。我，真的不会养花。

大小不一的考场

安排在广袤的露天

白云是悠闲的监考

秋风是严厉的判官

地瓜喜欢交头接耳

高粱一激动就红脸

最谦卑当属稻谷

低着头尽是腼腆

果园擅长阅读

芬芳着醉人光鲜

丘陵精于计算

幸福写满沟坎

做完可以反复检查

不必马上交卷

考生的最终成绩

时光老人依次呈现

秋天的考场
邓荣河

罗建云

我的故乡位于湘西南，在我的记忆中，故乡的秋是美丽

的，故乡的秋是收获的，故乡的秋也是悲伤的。

大概我五六岁时，母亲还在人世，每到秋天来临，她便会

与父亲准备棉絮、纱线及其他我叫不上名字的纺织用品，到十

里开外的集市为我们兄妹置办秋冬服装。

四个子女中，母亲最爱大哥。很多人说大哥天资聪慧，将

来必当大官。母亲深信，父亲不疑。每逢秋天，父母去集市置

新衣，一定会有大哥的。妹妹是父母唯一的女儿，自然少不了

得给她准备一套。我这个老三就最可怜，每次换新衣，父母都

说这次一定轮到我，结果又是大哥穿了给二哥、二哥穿破了才

给我的旧衣服。有人笑话我是拾破烂的，我总强装笑脸，嘿嘿。

母亲在世时，感觉秋天很美。漫山遍野的红叶，随手可摘

的野果，赶着老黄牛，走到哪，看到哪，吃到哪，很有诗歌田园、

梦里乡村的味道。那时，老屋后的大枫树，任凭枫叶如何脱

落，任凭乌鸦如何哀唱，我总是穿着土黄土黄的大外衣，四处

游窜。有时也爬上树梢，往鸟窝里掏，期望掏个鸟蛋或鸟崽什

么的。印象中喜鹊窝都好掏，只要能爬上去，很少空手而归。

最不愿掏的是猫头鹰窝，叫声太凄惨，大人老说不吉利，不想

掏也不敢掏。乌鸦叫丧，我们见到就躲得远远的。

到八岁多，母亲离开人世了，每逢秋天来临，我就有一种

莫名的恐惧感。我知道，家里又得缺粮食了，要债的人又要来

家里挑谷子、砍树木、坐在灶堂前不走了。特别怕信用社，他

们会组织几十人的工作队，来家里牵牛、搬桌椅板凳。村里还

会隔三岔五来催公粮、催农业税、催教育附加、催五花八门我

根本叫不上名称的税费。父亲没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

最后一担谷子拿去抵税或抵公粮了。我们兄妹都小，帮不上

父亲任何忙。父亲就挑着箩筐，翻山越岭收破烂，然后去集市

卖了换钱，再买米回家，我们才能填饱肚子。

从读小学到读初中、读高中、复读，到南下打工，近二十年

的时间，我特别怕秋天来临。如果有可能逃避，我尽量不回那

三个土砖垛子的小屋，我怕枫叶飘零，我怕乌鸦叫丧，我怕寒

风刺骨，我怕有人讨账，我怕工作队上门等等。每次回家，总

感觉三个土砖垛子的小屋在夕阳的照射下，更老更旧更破更

脏，心怕寒风一来，轻轻一吹，就倒掉了。

打 1998 年南下至 2007 年创业，整整十年，我未在秋天回

过故乡。我怕听到那秋风扫落叶的哀鸣，也怕见到父亲深陷

的眼睛，更怕大家问我“发财啵”。

自 2007年创业至今，十几年过去，公司上了规模，工厂上

了轨道。在南方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我拥有自己理想

的生存空间，多少有种成就感。特别是四年前，将父亲居住的

三个土砖垛子的老屋拆除重建，父亲住在宽敞舒适的新房中，

见到他会心的微笑，我就多了一丝自豪与幸福感。

秋天来了，农民开始收拾谷物，乡亲开始养肥壮猪，当年

一起打工的同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回去。现在的秋天，比记

忆中的秋天来得更迟，似乎少了悲伤，多了收获。

故乡的秋

生命树上的蒲公英
陈一诺

楼梯盘旋在被楼宇簇拥的广场上，白色

瓷砖在阳光照耀下像一双双发光的眼睛。对

赞助者的感恩匾牌、社区照片、涂鸦手印和学

生们的画作铺满了每一面墙，没有一块砖头

素面朝天……走进蒲公英学校，我有些许震

惊。这所为低收入人群、外地务工人员子弟

开办的全公益中小学，充满了艺术气息。

生命之树上，被雪枝和红宝石妆点着的

一朵朵蒲公英仿佛正在飘浮升腾——这幅

壁画正是蒲公英学校的象征。壁画上逼真

的叶子、生命树上的蒲公英、连廊上的彩虹

穹顶，都是一位艺术家和老师们带着孩子们

一起，利用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废物做成

的。没有华丽的装潢，那些从装修工地找到

的废弃瓦片、瓷砖被打碎重塑，变成学校的

一道道风景。

学校里的孩子们大都来自落后地区和贫

困家庭，入校时学习成绩都处于较低水平，很

多中学孩子的课业完成度只相当于普通学校

三四年级的小学生。而在这里，他们创造了

教育的奇迹，孩子们大多数都通过了中考和

高考，进入大学，有的还进入了世界名校。他

们重塑了环境，也重塑了自己。

我与他们的结识得益于一场夏令营。每

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和蒲公英的孩

子们一起生活和学习。名义上，是志愿者帮助

孩子们拓宽视野，补足知识，但对于志愿者们

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场心灵深处的震动。

走在校园里，他们向我挥手致意、大声打

招呼，从不怯懦。参观那天，一个正在完成清

洁任务的小姑娘舞动着扫把，一边劳动，一边

跳舞，笑容明媚，她浑身上下的每个动作都写

着她很快乐。一个捧着五颜六色服装走过的

小姑娘向我问好，我叫住了她。我好奇地看

着她手里的衣服——都是用碎布头甚至是塑

料袋制作的，这是他们的演出服。

在这里，孩子们不会感到自卑，也不曾忘

记自己的家乡。教室外的墙壁上，展示着孩

子们手绘的故乡，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着

乡土文化和思乡之情，表达着长大了要去建

设家乡的美好愿景。

与蒲公英的孩子聊天，他们提及最多的

就是感恩。因为好心人的帮助，他们能够洗

上热水澡，能够每天吃到鸡蛋，周末可以享用

大鸡腿，而精神上的润泽、知识的获取更为他

们所津津乐道……

这里的夏天没有空调，但孩子们的淳朴

善良犹如清风带给人舒爽。所以，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争相与孩子们共

同感受“打碎与重建”的力量。

一名叫吉米的志愿者的故事令人感动：

每年夏天，他都从大洋彼岸如约而至，他把这

里的孩子当成了家人，直到他不幸去世。接

下来的夏日，他的妈妈和妹妹接续传递了这

份爱，代替他兑现着对孩子们的承诺。

当我与志愿者们攀谈时，他们几乎都在

表达一个意思，来到这里的人给予别人帮助

时得到的可能更多，那种温暖和感动的力量

足以支撑他们战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蒲公

英对于他们的意义同样是——打碎精神壁

垒，重建心灵家园。

家不大

温馨两房

你说刚好刚好

大房看日出

小房赏月亮

楼很高

没有电梯

你说不怕不怕

楼顶摘白云

墙角种丝瓜

人不多

一家三口

你说满足满足

老公勤劳实在

儿子调皮可爱

小小的家
倪西赟


